
八月末的晨光漫过窗台，丫头坐在

书桌前捏着高中录取通知书，指尖反复

蹭着封面上的校名。书桌上的新书包是

淡蓝色的，上周她拉我在文具店挑了半

小时，最后抱着一个印着细碎花纹的款

式说 “这颜色看着就想好好学习”，还

特意让店员多给了两个防水贴，要贴在

书包底部防磨。

“爸，军训服会不会太肥？”她拎着

浅蓝色校服在身上比划，衣角带起桌角

的初中毕业照。照片里她扎着高马尾

辫，肩膀刚到我腰际，如今，头顶快碰到

我下巴了。我拽拽校服袖子：“大点方

便活动，出汗也舒服。”她点点头，把校

服叠好放进衣柜，又将初中错题本和笔

记小心地塞进书包夹层，翻出小本子写

“高中目标”：每天背20个单词、每周练

3张数学卷、期末冲年级前30名。忽然她

抬头问：“爸，我能做到吗？”没等我回

答，又自己点点头，认真的模样让我想

起小学时她把“爸”写成“巴”，急得快

哭的样子，嘴角忍不住上扬。

开学报到那天，我5点多就醒了，把

她的洗漱用品按“早晚用”分装，常用

药单独装盒，还悄悄塞了包薄荷糖，我

知道她紧张时爱含一颗。没一会，她穿

好校服出来，对着镜子理衣领、别碎发，

鞋带系成蝴蝶结，又检查一遍书包才出

门。“不用紧张，爸陪你。”我拎起行李

箱，拉链旁挂着她的小熊玩偶，洗得发

白，右耳缝着我去年笨拙缝的蓝布补

丁，她却宝贝得走到哪带到哪。

路上车不多，丫头靠在车窗边攥

着校园地图，小声念叨：“教学楼在

东，宿舍近操场，食堂三楼番茄炒蛋好

吃，同桌说帮我占过位置。”从前送她

上小学，她总攥我衣角躲身后，现在能

提前打听食堂、摸透路线。我心里既骄

傲又空落落的。

学校门口，红底黄字的迎新横幅

下，学长举着引导牌招手。往宿舍走时，

她脚步轻快，我扛着行李箱跟在她身

后。她不时回头说 “树比小区的高”

“那是篮球场”，眼里满是好奇。

宿舍在三楼，靠窗的床铺晒得到太

阳。我刚要帮忙，她就说“爸，我自己

来”，蹲下身把衣服按季节叠进衣柜，

书本摆好，小熊放枕头边。从前她连袜

子都要我给找，现在却把小空间打理

得整齐。收拾到一半，她擦汗时忽然

问：“爸，我能和室友处好吗？”我笑着

说“肯定能”，想帮她擦汗，她却自己

拿纸巾：“我都高中生了。”

中午告别时，她送我到门口，眼圈

泛红地小声说：“路上慢点，别玩手

机。”我拍拍她肩膀：“缺东西打电话，

周末接你吃红烧肉。”她点点头，抱了

我一下，转身走几步又回头挥手。我看

着她背影变小，拐进教学楼，才回车里。

傍晚，我收到消息，她说军训不累、

室友好、番茄炒蛋好吃，还发了张夕阳

照———天空橘红，云朵镶金边。我回复

“照顾好自己，晚上盖好被子”，还加了

个加油的表情。

看着窗外晚霞，我忽然懂了：孩子长

大就是一步步离开，带着牵挂往前走。而

我能做的，就是站在她身后，做最稳的

靠山，看她在青春里活成想要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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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盏茶时分，郭小玉突地张口连喷数

口鲜血，血液呈暗黑色。吕思的头顶渐

渐升起一团白雾，白雾逐渐成圆圈盘

旋，且逐渐增厚，最终由内而外形成红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晕光。

启明仙尊既惊讶又佩服：“想不到

他年纪轻轻居然玄关已通，单论内力世

上已无人及得上他。”刘贤瞧着吕思头

顶的七色晕光发呆，脸色阴晴不定，心

中想：“听启明仙尊之意，这小子的武

功已经凌驾于三仙之上，他若要杀太

子，太子实难逃脱。那时太子之位必然

旁落，天下也将因此大乱。”

又过了盏茶工夫，郭小玉又断续喷

出几口鲜血，但是血液颜色逐渐转为鲜

红。冬儿向启明仙尊问道：“敢问大人，

小姐这是？”启明仙尊动容道：“你家小

姐体内之毒已解，玉郎君竟然解了鹤顶

红之毒，老夫今日算是开了眼界。”

吕思将手掌收回，运气调息，直至

头顶的烟雾全部消散。他向冬儿道：“你

取来纸笔，我开几服药分别给你家小

姐，还有……还有郭爻服下。”冬儿连

忙答应着向外跑去。

郭家庄二庄主郭溪一直在角落里

搓着双手，就像双手已经十余年没清洗

过一般。终于，他鼓起勇气走向吕思弯

腰施礼道：“在下郭溪，拜见吕公子。”

吕思瞧了他一眼冷声道：“原来是

郭二庄主，有何指教？”郭溪身体微颤，

结结巴巴地说道：“感谢公子对……对

家兄和侄女的救命之恩，在下无以为

报，在下想……”

吕思声音缓和道：“你不必担心，

有话尽管说便是。”

郭溪正要开口，冬儿已取来纸笔匆

匆跑入房间。她气喘吁吁地叫道：“公

子，公子，纸和笔墨都在此。”

吕思接过纸笔开始书写药方，郭溪

只得将话语咽回。房间内出奇地安静，

众人都对吕思的行为感到震惊。很快，

吕思开出药方，交予冬儿道：“你速去

抓药，依法煎制。”“谢谢公子！”冬儿

接过药方，欢天喜地地跑了出去。

郭溪瞧向启明仙尊，启明仙尊知其

心意，朝他点了点头。郭溪再次向吕思

弯腰施礼道：“公子高义，在下代……

代家兄和侄女拜谢！”吕思面色冷峻没

有作答。郭溪突地跪下道：“家兄对公

子的父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郭

家，郭家实在对不住公子，万幸公子乃

是至情至性之人，非但不念旧恶反且仗

义解救家兄和侄女。”他口齿逐渐清晰

流畅起来：“家兄只有一子一女，现在

角儿夫妇已经去了，家兄与侄女今日也

等于死了一回，望公子不念旧恶放过家

兄吧。”说完连叩了三个响头。

吕思转头瞧向郭小玉，她尚在昏迷

之中，面色惨白如纸，她的发髻高盘，多

了几分冷峻，更多了几分成熟之气。

吕思想到自己初见郭小玉时的情

景，疼爱之心顿起，心道：“那时的她是

多么的天真烂漫啊！对她而言，天是瓦

蓝的，父亲是慈祥威严的，哥哥是和蔼

可亲的，可是因为自己的出现，她完全

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郁郁寡欢，变

得心机深沉，这一切难道不是因为自己

吗？是自己让她每日提心吊胆、担惊受

怕的，是自己让她在亲情与爱情之间徘

徊不定的。”

郭溪见吕思迟迟没有表态，便向启

明仙尊瞧去。启明仙尊哈哈笑道：“郭

二庄主，你糊涂呀，公子早就原谅，不是

原谅，是不再追究你兄长的罪过啦，否

则他怎会出手相救？”转向吕思道：“公

子武功盖世，心胸更是无人可及。虽说

郭爻曾经犯下大错，但是今天他已是死

过一回之人，公子权当已经报了父母大

仇，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郭溪再次将头磕向地上道：“请公

子放过家兄吧。”

吕思叹了一口气道：“如若不是我

出手相救，郭爻确实已经死了。罢了，我

与他之间的恩怨自此两清。你起来吧。”

郭溪惊喜道：“多谢公子放过家

兄。”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才站了起来。

（未完待续）

现在的开学，有统一且固定的时

间，仪式规整又热闹，流程都可以安排

得妥妥当当。但在古代，并没有统一的

开学日期，读书人开启求学的日子，大

多是跟着农时安排走，春天耕种秋天收

获，只有在农闲的时候，家里才舍得把

孩子送去私塾读书。古人的开学，从来

都不是一场热闹的形式，而是一场安安

静静的礼仪。它不张扬，也不铺张，却能

把尊重老师、向往学习的本心，认认真

真地落到实处。

古代正统的开学礼，来自周代的礼

乐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释菜

礼。《礼记·学记》里明确记载：“大学

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这可以说

是史料里最早的入学仪式，千百年来，

历代的官学、正统书院都会严格遵照执

行。不过这份庄重的古礼，大多只在官

方学府通行，乡间普通的私塾蒙馆，因

为条件有限，不会举行全套的流程，只

是简单模仿它的精神，用诚心来向圣贤

表达敬意，就算完成了启学的礼仪。

古人祭祀尊敬老师，向来是重心意

而轻物质。盛大的释奠礼会宰杀牲畜、

摆放丰盛的祭品，而开学时使用的释菜

礼就格外朴素，只用田间常见的芹、藻、

茆这类野菜蔬果。郑玄为《礼记》作注

释时曾解释，释菜，是学子刚入学祭拜

先师的礼仪。简简单单的几盘青菜，没

有贵重的器物，却最能体现出求学的初

心：读书这件事，珍贵的是虔诚敬畏，从

来都不对外物的奢华有要求。

古时候官学的开学时间十分固定，

《礼记·月令》记载：“上丁，命乐正习

舞释菜。”每逢仲春上丁之日，各地的

文庙、官学都会准时举行释菜礼，开启

新的学业篇章。而民间私塾的时间就要

自由许多，不会拘泥在固定的日子，只

要农事清闲、天气合适，就能够开馆招

收学生。孩童穿戴干净的布衣，在师长

的带领下整齐站立，弯身行礼。这里没

有繁复的流程，却足够让懵懂的孩童明

白，从踏入书斋开始，就需要心怀恭敬，

敬畏文化脉络、敬畏学问知识。

相较于庄重的释菜礼，束脩拜师礼

是古代所有学堂里最普遍、也最温情的

开学仪式，不管是官学书院，还是乡村

的私塾，都是这样实行的。《论语·述

而》中，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

尝无诲焉。”后世很多人会错误地把束

脩和学费画等号，其实这种看法是有失

公正的。束脩原本就是十条风干肉，它

是古人登门拜师时的见面礼物，是一份

心意，而不是用来交易的酬劳。

家境宽裕的学子，除了束脩之外，

还会添置笔墨绢布，来表达自己的敬

意；清贫的人家没有能力置办厚重的礼

物，就拿出自家种植的蔬果、手工做的

杂物，只要心意到位了，礼数就不算有

欠缺。古人拜师，从来都不是花钱购买

学识，而是用微薄的信物，表明自己诚

心向学、愿意接受教诲的决心。也正是

这份纯粹的双向尊重，让古时候无数的

寒门子弟，即便家境贫寒，也能够凭借

一片赤诚之心，得到师长的悉心教导，

获得读书明理的机会。

行礼完成之后，古时候的开学才算

真正落下帷幕，而师长总会留出一点时

间，给新生上一堂启智训诫课。宋人朱

熹编撰《童蒙须知》，开篇就定下了蒙

学教育的根基：入学之后先要整理好衣

冠、遵守礼仪、规整器物、端正心性。古

人启蒙教育，从来不急于让孩子背书写

字。在他们看来，读书识字是次要的，修

身立德才是根本。

师长会轻声地告诫孩童，求学这件

事最忌讳心态浮躁，需要珍惜时间、自

我约束，且心里要保持善念。年少顽皮

本是天性使然，不过，踏进书斋就需要

收敛心性，谦逊地做学问。这些朴素的

叮嘱，没有华丽辞藻，却每一句都很实

在，慢慢磨去孩童的浮躁顽劣，让他们

对学问、对师长、对笔墨产生敬畏。寒窗

十数载的求学之路，便是从这一场诫训

开始，从此扎下品行的根基。

对比如今热闹隆重的开学仪式，古

人的开学，显得朴素甚至清淡。可恰恰

是这份简单，藏着华夏文脉最动人的风

骨。释菜敬道，是不忘文脉源流；束脩尊

师，是坚守治学本心；蒙童诫训，是修身

立德的开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释

菜、束脩这些古老的开学仪式，早已慢

慢淡出我们的生活，成为历史。但千百

年传承下来的求学初心，从未过时。

古人的开学礼
聂难

女儿的开学季
聂楠


